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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中的死亡与新生
⊙陈佳苗［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摘 要：《哈姆雷特》被视为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剧中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死亡，而这些死亡几乎都与哈姆雷特本人密
切相关。与哈姆雷特相关的外界死亡意象和哈姆雷特话语中的死亡意象都具有颠覆性质，哈姆雷特本人死亡又意味着
新生。本文拟通过对这些死亡意象及哈姆雷特死亡的分析，探讨它们潜在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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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作为一出复仇剧，哈姆雷特复仇的起因、动力、目的、结局都是死亡，并且与死亡、疾病、腐烂紧密相
关的意象也布满全剧，“死亡”与哈姆雷特紧密相关。哈姆雷特的复仇始于父亲的死亡；老哈姆雷特描述自己死状之
惨即死后的痛苦遭遇，因此哈姆雷特报仇的目的是带来克劳底阿斯的死亡；而最终的结果是这场报仇演变为一场
灾难和死亡之旅，直接或间接导致八个人的死亡：普娄尼阿斯、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奥菲里阿、赖尔蒂斯、葛楚
德、克劳底阿斯和哈姆雷特本人都因此丧命，而整个丹麦王国最终由挪威王子浮廷布拉斯接管。对此，Richard
Corum不无讥讽地评论道：“哈姆雷特按他所认为合理的步骤进行推理，得出结论：丹麦不通过毁灭就不能得到拯
救”①，当哈姆雷特将这一推论付诸行动，“这些他用以为丹麦除清祸根和死亡的辛勤劳动却体现为——被视为丹麦
的祸根和死亡”②。但笔者以为，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哈姆雷特的死亡实质上是新生：各种死亡意象遍布哈姆雷特
的话语体系和死亡思考，与他的复仇行动息息相关，体现并推动他对丹麦国罪恶和对克劳底阿斯政权的颠覆，使哈
姆雷特顺利完成对父亲形象的回归和对其权力的接替，也使丹麦获得新生；哈姆雷特本人的死亡却因为“被铭记”
而带来他灵魂的新生和名声的永垂不朽；浮廷布拉斯作为哈姆雷特的镜像人物，他接管丹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哈
姆雷特权力的延续。而哈姆雷特的话语中的死亡意象及其死亡实际上也蕴含着新生的力量。
“16世纪的作家常常把国家比作有机体，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对整个机体的健康都不可或缺。这样的比喻由来
已久”③。哈姆雷特话语中出现各种与疾病、死亡紧密相关的意象。这些意象往往与君王联系起来，通过对位高权重
的君主进行降格产生极强的颠覆色彩；而一国之君的疾病与死亡又暗示国家的疾病与死亡，在戏剧中与丹麦国的
国运盛衰平行发展。其他与死亡相关的意象也对推动哈姆雷特将复仇付诸行动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这些意象都对
丹麦政权构成了挑战与颠覆。伊丽莎白时期许多批评家都认为“毫无疑问，莎士比亚相信这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等
级观念，并且接受都铎王朝各种旨在树立君主专制主义和要求人民被动服从的教义”④。以《哈姆雷特》为例，笔者以
为，这种解读过分追求“专制”和“服从”的二元对立关系，却忽略了权力树立往往通过对权力的颠覆获得。崇高意象
与死亡、疾病或与死亡、疾病相关的意象对比会消解崇高人物的权威，并对他们构成颠覆，从而树立起新的权威，实
现个体与国家的新生。
哈姆雷特对父亲的崇拜几乎是建立在将他神圣化的基础上。老国王被他被盛赞为：“眉宇之间何等的光辉，有
亥伯龙的卷发，头额简直是朱庇特的；眼睛像马尔士的，露出震慑的威严；那姿势，就像是使神墨丘利刚刚降落在吻
着天的山顶上，这真是各种风姿的总和，美貌男子的模型，所有的天神似乎都在他身上盖了印为这一个人做担保一
般。”⑤亥伯龙是太阳神，朱庇特是诸神之主，马尔士是战神，墨丘利则是众神的使者，又是商业、发明之神，这样的对
比对老国王不断进行“加冕”，使他得到神化。但就是这个生前作为“各种风姿的总和，美貌男子的模型”的国王，受
兄弟谋害时，“滑溜溜的身体立刻就遍发疹泡，头顶像是生癞一般，浑身是龌龊的斑疤”，死后更是“夜间要在外边游
行，白天就要关在火焰里面受罪，一直要把我在阳间的罪孽烧净为止”，其神圣形象受到层层降格：在人世，他不再
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主，而是“被我亲兄弟的手一把抓去了我的生命，我的王冕，我的王后”；在众神面前，他不再是
受其佑护，乃至能与之并肩的完人，而变为罪孽深重的亡魂，“我的账没有结，就戴着满头的罪戾去到上帝面前清
算”。老国王王权被颠覆导致丹麦这座曾经百花盛开的伊甸园马上变为“一座蔓草未芟的花园，到处是蓬蒿荆棘”。
老国王的“被降格”“被脱冕”对应折射在哈姆雷特对他称呼的变化中：当老哈姆雷特亡魂在舞台下方的位置连续四
次发出命令“发誓”，将他视为神人的哈姆雷特对应的四次答语分别是：“呵，哈，伙计（boy）！你也这样说吗？是你在
那里吗，老实人（true-penny）？——来吧；你们听见地窖里的这家伙（this fellow in the cellarage）都说话了；发誓
名作欣赏／学林漫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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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到处都有你？那么我们换个地方”；“说得好，老田
鼠！钻土地也没有这样快吧？真是一员好工兵”；“安息
吧，安息吧，被扰的阴魂”。在这四次答语中，值得注意
的是，“地窖里的家伙”、“老田鼠”（“mole”又兼有“疵
点”之意）、“好工兵”（主要指开掘者、挖掘者）三个意象
尤其将对老哈姆雷特的脱冕、降格进行到极致，这种带
有死亡性质的“脱冕”“降格”一方面对应老哈姆雷生命
被剥夺，地位被颠覆，另一方面暗中都将稳固的现实世
界与“坟墓”意象联系起来，暗指他的出现是为现行的
政权挖掘坟墓，隐含有动摇地基的颠覆性质。正如
Mahood指出：“既然这一幕中‘田鼠’作为穴居动物的
形象存在于莎士比亚脑海中，那么这个词语用在这个
语境中，表面意思是表层的瑕疵（a surface blemish），
又可视为一种在内部进行侵蚀的细微力量。”⑥
《哈姆雷特》写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大背景中，这一
时期人们对“秩序”与“等级”极为着迷。16世纪整个西
欧对于“存在之链”的理解普遍如下：最底层是存在而
无生命的物体；往上一级是存在而有生命的植物；再往
上一级是存在而有知觉的动物，其内部又由低到高分
为三级，即有触觉而无听觉记忆、无法运动的动物，有
触觉记忆、能运动却没有听觉的动物和同时具备这三
样功能的动物；这三个层次以上是既存在、有感知又有
理解力的人类。位于“存在之链”顶端的则是天使，他们
与人类具有共同的理解力却与更低级的生命没有交
集。各种元素滋养植物，植物喂饱兽类，兽类成为人类
的盘中餐⑦。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571年为巩固统
治、稳定社会秩序颁布的《布道书》（The Book of
Homilies）正是对1569-1570年诺森伯兰郡伯爵的叛乱
做出的回应。Michael Mangan对此评论道：“伊丽莎白
政权之所以坚持秩序、等级的理念，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社会的等级秩序已受到威胁。”⑧这种对秩序的挑战和
威胁很明显体现于哈姆雷特充满死亡意象的话语中：
对于命运之神，哈姆雷特诅咒道：“命运之神啊，你是娼
妇！你们一切的神 啊，请你们开会集议，剥夺她一切
的权威；敲碎她的‘法论’的辐辋，把那圆毂从天山上滚
到恶魔的地狱里去。”命运之神不但由神位上被贬入人
间，更被诅咒要被敲碎辐辋，打入地狱，遭到彻底的死
亡和毁灭；对于人类，哈姆雷特先是大加颂扬，不断为
之加冕，称之为：“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
贵！智能何等的广大！仪容举止是何等的匀称可爱！行
动是多么像天使！悟性是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
万物之灵！”这几句对人类崇高的讴歌恰恰吻合了“存
在之链”对人的定位，但随即他就对这空虚的讴歌进行
解构，话锋一转：“但是，由我看来，这尘垢的精华又算
得什么？”人一下子被降格为“存在之链”最底层的尘
垢，被剥夺了人的生命力。对“人”的降格更明显地体现
于他的疯话中。哈姆雷特误杀普娄尼阿斯后，面对找寻
尸身的罗珊克兰兹和吉尔丹尼斯，他反复刻薄地挖苦
这具死尸，“死尸和尘土原是一家人”，“蛆虫才是筵席
上唯一的皇帝。我们把一切牲畜喂肥为的是使我们自
己肥，我们自己肥起来又为的是喂蛆虫。肥国王，瘦乞
丐，不过是两样不同的菜，盛在两盘里而且还是放在一
张桌上的；这就是结局”，“我们或许用吃过国王的蛆虫
做饵去钓鱼，然后再吃下那吞了那蛆虫的鱼”，“国王也
可以到乞丐的胃里巡一遭”。同样对死亡的戏谑还出现
在第五幕第一景的“墓地狂欢”中，“（这个廷臣）现在属
于蛆虫夫人了；下巴没有了，脑袋让掘坟人的铲子敲
着”；整个墓地充满死亡、腐烂的气息，“近来害杨梅疮
的尸首很多，等不得埋葬就烂了”；活人和死人的世界
交织起来，使哈姆雷特感慨道：“我要作呕了，当初我吻
过不知多少遍的嘴唇就是挂在这个地方”；而在死亡面
前，所有阶级的鸿沟、伟大和渺小的差距都被填平：“亚
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了，亚历山大变回为尘埃；尘
埃即是土；我们用土和成泥；他既然变成泥，怎见得不
可以用去塞啤酒桶呢？”同理：“凯撒死了化为泥，为了
防风拿去补破壁；哦，真阳震惊全世的一块土，竟为了
防风拿来把墙补！”⑨此时，“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
际”的墓地形成一个狂欢广场，活着的哈姆雷特、何瑞
修、两个掘坟的丑角和死去的骷髅“暂时从现实关系中
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致使秩序打乱，等
级消失，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⑩，并且
“这种狂欢精神使一切被等级世界观所禁锢的东西，重
又活跃起来。神圣同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同渺小，聪
颖与愚钝等接近起来或融为一体，他们之间的界限被
打破，鸿沟被填平”輥輯訛。这个“贵族、市民、自耕农、工匠
和乡村劳动力之间存在严格分层的社会”輥輰訛在极具狂
欢色彩的“疯话”中获得平等。因此，这些“疯话”把整个
“存在之链”的秩序彻底颠覆，涌动着构建新的社会秩
序的动力，对现存统治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哈姆雷
特的话语中之所以呈现出大量死亡意象和浓厚的死
亡气息，Corum认为是因为哈姆雷特将自己变成父亲
的鬼魂的化身，使鬼魂通过他得到复活，而他则像父亲
的鬼魂那样活着，用这种方式他拒绝成为克劳底阿斯
的儿子，并由此获得使丹麦国家恢复健康的能力輥輱訛。同
样，这些意象的颠覆性也回应了老哈姆雷特亡魂的颠
覆性质。
很显然，克劳底阿斯也意识到哈姆雷特身上蕴含
的这种充满死亡意味的颠覆性质。因此，他坚持“地位
重要的人发疯，不能不注意”。普娄尼阿斯被误杀后，他
更加警惕：“我事先就该把这疯狂的青年严加防范设法
隔离才对；像是要染恶疾的人，怕人知道，以致侵到致
命的髓心。”于是决定将哈姆雷特由海路送往英国，借
130
英格兰王将他处死，“因为他猖狂得像是在我血里的热
症”。无论是“恶疾”还是“热症”，都传递了一个信息：正
如哈姆雷特视弑兄篡位的克劳底阿斯为丹麦衰朽的祸
根，克劳底阿斯也视哈姆雷特为他体内致命的疾病，必
须加以清除。而他急着把疯癫的哈姆雷特送上船的做
法又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
洲人恐惧癫狂病患者，把他们装上“愚人船”驱逐到远
方：“然而海水也给这项措施增加了其自身价值的隐晦
性质。它运走了病人，但不至于此，它还产生净化作用。
癫狂者乘愚人船启航，奔赴的是另一个世界；而当他抵
达目的地登上新岸时，他又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癫狂者
的航程顷刻间就成为一次真正的分离和绝对的迁徙。”輥輲訛
但哈姆雷特并未达到象征死亡的彼岸，而是让罗珊克
兰兹和吉尔丹斯坦成为他的替罪羊到英国迎接死亡；
而海水不但有净化作用，更昭示了新生，这次航海受难
的死亡之旅最终反而变成了哈姆雷特的新生之行。“在
这次出海后他获得了新生；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夺回继
承权”輥輳訛，“从‘洗礼水’中他得到复活，重塑自我，成为
他父亲真正的儿子和继承人”輥輴訛。紧接着，在另一个死
亡意象，即奥菲里阿的坟墓旁，他宣称：“我乃是丹麦王
子哈姆雷特（this is I, Hamlet the Dane）！”“Haml t
the Dane”的自称在这个语境中他真正要表达的实际
是“我乃是丹麦王哈姆雷特”。以“丹麦（Denmark）”代指
丹麦王，这个称呼隐含了权力的归属。哈姆雷特当面挑
衅地自称“the Dane”是直截了当地与克劳底阿斯进
行王位之争，而哈姆雷特又与其父同名，故这句话换个
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父姓名、身份的同时继承。到最
后一幕，克劳底阿斯在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里投下
一颗“比丹麦王四代世袭的王冠上的宝珠还要珍贵”的
珍珠。珍珠成为死亡和权力共同的象征物，死亡与权力
通过这个媒介结为一体。它既暗示丹麦王四代世袭的
王权已在这个篡位者手中受到玷污，也预示最终在合
法和非法的这两个丹麦王位继承人中，无论谁饮下这
杯酒，其权力都将被死亡消解。哈姆雷特把毒药灌入克
劳底阿斯口中的同时，怒斥克劳底阿斯：“你这个乱伦杀
人该死的丹麦王”是一方面让他在恶贯满盈中死去，一
方面否定他王位的合法性，从而树立起自己合法国王
的地位。除了作为老哈姆雷特的儿子，哈姆雷特对自己
的另一个定位是“上天的仆人和刽子手”。这两个角色本
质上是合一的，即都以清除丹麦罪恶为己任。最终，他通
过象征死亡的意象从语言上否定克劳底阿斯的权威，
通过一次同时象征死亡与新生的航行实现了自我的新
生，又通过回归父亲的战士形象，实现复仇，并颠覆篡位
的叔父的王权，重新恢复父亲被颠覆的王权，实现了他
对老国王名字与王位的双重继承。在死亡中得到新生，
并且完成了他承诺的匡正时弊的重任，使丹麦得到复
兴，也实现了新生。
二、镜像关系中的铭记与新生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推崇的圣洁死亡，就
注重精神层面的胜利，并寄希望于死后天堂的永生”輥輵訛，
受此影响，“莎剧中人物的‘善终’是对其成就的肯定。
主人公渴望永生本质上往往是渴望以杰出、英雄的形
象被后人牢记”輥輶訛。因此，老哈姆雷特的亡魂在叮嘱哈
姆雷特为之报仇后也不忘加一句“记住我”。相应地，在
哈姆雷特的答语中，“记住你！唉，你这可怜的鬼。只要
我这昏乱的脑海里有记忆的位置。记住你！唉，我将从
记忆的心版上擦去青春时代所见所闻之一切琐细无聊
的记录，一切书上的格言，一切的虚文，一切过去的印
象；唯有你的吩咐存留（live）在我的脑里的书卷里……
现在记下我的警语，‘保重，保重，记住我’”。“记住
（remember）”一词出现三次，为突出“记”的重要性，哈
姆雷特不惜排比式地罗列出他将从记忆中抹去的事
物，这些事物甚至包含“一切过去的印象”。同时，“live”
一词，在文本中固然可以理解为“保存、存留”之意，它
本身又有生命的存在之意，与“remember”恰恰形成照
应，体现了“被记住”的重要性。由此反观哈姆雷特之
死，就可以得出新的阐释。哈姆雷特垂死之际对挚友
何瑞修的要求是：“我死了，你还活着，把我报仇的缘由
宣布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知道”，当何瑞修要饮毒酒随
他死去时，哈姆雷特劝他活下去的理由是：“事情若是
就这样的暧昧不明，我死后要留下一个何等罪过的名
声！与其你真正把我放在心上，且别去享天堂的极乐，
在这严酷的尘世隐忍些时，把我的故事宣扬一下。”与
其仅将这几句话简单视为善意阻止何瑞修自杀远远
不够，Harold Bloom对此评价道：“他（哈姆雷特）怀着
必死之心进入最后充满杀戮的一幕。他阻止何瑞修自
杀，不许他及时享受天堂的极乐，只是自私地意识到何
瑞修可以一再向世人宣扬他的故事。但是他关心的是
他死后的名声，是他‘罪过的名声’，他的终极焦虑是何
瑞修不能活下来为他洗清罪名。”輥輷訛在哈姆雷特死后，
何瑞修当即宣布：“让我把这事的始末缘由告诉你们不
明真相的人听……这些事我能实实在在的说给你们
听。”“说”的目的自然不仅限于解释事情的始末缘由，
更为重要的是宣扬哈姆雷特的声名，使之被铭记、使之
不朽。这时，从波兰战胜归来的浮廷布拉斯和英国使者
都在场，也暗示了哈姆雷特的声名、影响超越了本国的
限制，将在更广阔的范围中被传颂。在他的葬礼上，他
的形象一反人们所熟识的“忧郁王子”形象，而被定义
为“军人”。何瑞修让浮廷布拉斯等人“令人把这些尸体
高高地放在祭坛上有人瞻仰”，又特别提出：“叫四名营
长把哈姆雷特像军人（like a soldier）一般抬到坛上去；
因为他若有机会一试，必定是个盖世的英主；如今他死
名作欣赏／学林漫录 ＞
131
1980 年创刊
了，当以军乐军礼（The soldier’s music and the rites
of war）为他发丧。——抬起尸身。——这种景象似
是战场，但是这里更凄惨些。——开步走，令军士放
枪。”在《哈姆雷特》最后一幕中，哈姆雷特实现了形象
的转变，他不再延宕不决，而是“坦然地接受现实世界，
哪怕这个世界是一场决斗，邪恶之手握涂了毒药的轻
剑，高脚杯盛满毒酒，都在伺机等候”輦輮訛，以战士的姿态
面对命运的挑战并最终完成了报仇的任务，而他的名
誉也被永恒性铭记。
哈姆雷特的形象何以发生这样大的转折？如何理
解最后将哈姆雷特尸体放上祭坛并下令“放枪”的是浮
廷布拉斯？又如何理解最后丹麦王权的归属仍是曾经
势同水火的挪威王子浮廷布拉斯？莎学专家 Harold
Bloom认为这个结局是赋予哈姆雷特一个根本不适合
他的身份，“最后‘放枪’这个命令是由浮廷布拉斯而非
何瑞修下达的。枪炮声是军礼仪式的一部分，大概是把
哈姆雷特作为另一个浮廷布拉斯加以庆贺。哈姆雷特
自身充满反讽意味，并往往挖苦剧中的其他人物，很难
说莎士比亚不是为哈姆雷特量身定做了一个极具反讽
性的结局”輦輯訛。这个解释注意到了哈姆雷特与浮廷布拉
斯两个人物形象最后趋于一致的特点，却忽略了二者
贯穿戏剧始终的镜像关系，而二者的镜像关系能为解
读哈姆雷特的形象变化打开新的视角。Ralph Berry在
分析《哈姆雷特》中出现的几个国家时就曾指出：“挪威
是丹麦的镜像寓言，浮廷布拉斯是哈姆雷特的镜像寓
言。挪威是丹麦的邻国，又是它直接的竞争对手。两国
风俗、文化相似。在剧中它们的政治进程也相近，老国
王死后，王位都落入他们的弟弟手中。”輦輰訛此外，戏剧之
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肩负为父报仇的使命，挪威王子
浮廷布拉斯则有志于收复父亲丧失的国土；紧接着，哈
姆雷特的复仇充斥着与叔父的斗智斗勇，而浮廷布拉
斯进军丹麦的计划受其叔父遏制，转而进攻波兰；戏剧
之终，哈姆雷特将毒酒灌入仇人的口中，而浮廷布拉斯
受哈姆雷特指定，成为丹麦新主，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
的壮志。二人的经历几乎呈平行发展，而他们的形象则
由对立渐渐趋向统一，即浮廷布拉斯始终保持“战士”
的形象，而哈姆雷特由优柔寡断的王子这个形象向他
不断接近，故有学者将他视为哈姆雷特的典范，而
Berry称之为“哈姆雷特用以衡量自身行为的尺度”輦輱訛。
虽然浮廷布拉斯出场次数不多，但每次均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戏剧开端，浮廷布拉斯“血气方刚,在挪威边
疆啸聚了一群亡命之徒……无非是想用强硬手段和威
胁的条款恢复他父亲丧失了的领土”，这一时间段恰好
与哈姆雷特遇到其父的亡魂时间重合，预示了丹麦王
国将面临的外患（领土之争）和内忧（王位之争）。在戏
剧发展的中部，此时浮廷布拉斯受叔父掣肘，转而借道
攻打波兰。此前哈姆雷特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懦
者吧？……我不能不承认我长了一对鸽子胆，里面没有
胆汁，受了欺侮也不觉得苦”，但浮廷布拉斯用两千人
的性命，两万元的军费来攻波兰占尺寸之地，令哈姆雷
特感叹道：“他的雄心勃发起来，这样大的饷糈，统帅的
却是个柔弱的王子（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他
的雄心勃发起来，便不惜向那不可知的结局狞笑；哪怕
仅仅为了一个鸡蛋壳，也敢挺身而出，不避命运、死亡、
危险。”但很明显，“血气方刚”与“柔弱”这两个形容词
意思正相反，“啸聚了一群亡命之徒”的浮廷布拉斯并
非娇柔软弱之辈。哈姆雷特无意识地使用的“delicate”
和“tender”两个词，一个表示体质脆弱，一个表示秉性
温顺，是他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在挪威王子这面镜子中，
由此他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而浮廷布拉斯“名誉攸关的
时候，虽一根稻草都要力争”，让他想到自己未尽的责
任：“我自己怎样呢，父亲被杀，母亲被污，于情于理，愤
愤难平，却隐忍昏睡。”于是他立下决心：“从今以后我
要把心肠狠起，否则便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到戏剧
的结尾，哈姆雷特不顾何瑞修的劝阻，决意与赖尔蒂斯
比试剑法，及其将死之时，他完成了向“战士”形象的蜕
变，恰恰这时，背景声音是“远闻行军乐，内做炮声”，充
满战争气息，同时，浮廷布拉斯以战士/英雄形象从波
兰凯旋来到丹麦。因此，此时的行军乐声和炮声与剧
初克劳底阿斯欢庆篡位成功、娶嫂为妻的“燃放巨炮，
昭告云霄，上天也要响应地下的雷声，给国王的宴乐欢
呼致贺哩”首尾呼应，又形成鲜明对比，它宣告了克劳
底阿斯和葛楚德的死亡，是对哈姆雷特复仇成功和浮
廷布拉斯凯旋的庆贺，又是对浮廷布拉斯收复其父领
土并进一步成为丹麦国王的庆祝。在这一场景中，哈姆
雷特与浮廷布拉斯的形象趋于一致：（1）都是战士/英
雄形象；（2）都顺利为父报了仇。此外，在这最后一幕中
也隐含了两场权力交替：（1）哈姆雷特杀死叔父，颠覆
了他篡取的王权，从而王子身份演变为国王身份，恢复
了原本属于父亲的王权；（2）哈姆雷特说：“不过我可预
言选举的时候人民一定拥戴浮廷布拉斯；我临死也投
他一票；把这事告诉他，以及这事的前因后果，无论巨
细，全告诉他。”主动将权力交付给他的镜像自我浮廷
布拉斯。这样，哈姆雷特的死亡实质上伴随着他形象的
蜕变，并且他的生命及权力在他的镜像自我身上的交
接和延续，这种生命的交接和延续颠覆了死亡并在死
亡中实现了新生。
总的来说，《哈姆雷特》虽然是一部悲剧，哈姆雷特
这个人物形象也与死亡密切相关。但与他相关的死亡意
象乃至他本人的死亡又都蕴含着新生的希望。死亡并不
意味着结束，死亡意象内在的颠覆性质、象征性死亡的
净化作用，乃至死亡过程中蕴含的生命的交接仪式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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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死亡”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哈姆雷特
在死亡中又得到新生，并赋予丹麦新生，《哈姆雷特》这
部戏剧同时也可以视为一部关于新生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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